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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农耕是极其重要的一

环。作为世界上最早耕种土地的民族之一，聚族而居、

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不仅赋予中华文化重要特征，也

是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考古研究表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

家，出土于道县玉蟾岩遗址的人工栽培稻标本，距今

约 1.4 万年到 1.8 万年，刷新了人类最早栽培水稻的历

史纪录。在株洲，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

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即距今约 6500 到 7000 年之前，这

比传说中的“始做耒耜，教民稼穑”的炎帝神农氏要早

了两千多年。

在株洲市博物馆的历史文化展厅，介绍独岭坳一

期文化遗存的展台前，几块貌不惊人的“土坷垃”占据

C 位，把四周分列的各色或齐全或破碎的坛坛罐罐都

比了下去，这正是出土于茶陵独岭坳遗址的若干粘有

水稻颗粒的红烧土块的部分，通过科学研究测定，这

些粘连或者夹于土块之中的水稻颗粒，性状演化特征

处在籼稻和粳稻之间，已经远离普通野稻，更靠近粳

稻，是一种已经历了相当长时间人工种植的栽培水

稻，结合同一地质层出土的其他文物判定，此文化遗

址年代距今约 6500 到 7000 年之间，换言之，早在 6500

到 7000 年之前，居于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便开始了人

工栽培水稻之路。

独岭坳遗址在茶陵县枣市乡虎形村 9 组与界首

镇火星村 8组、对江村 2组的交接地带，2000 余平方米

的遗址周围是一块较为开阔的山间平原，一条无名小

河从平原中部蜿蜒流过，中部突兀挺起一座小山，是

为独岭坳，遗址则分布在山顶及山腰的梯级台地上。

1986 年，在株洲市全市文物普查之中，独岭坳遗址首

次进入文物工作人员的视野。

1995 年 12 月至 1996 年 2 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株洲市文物管理处对该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发现了

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晚期、商代前期三种不

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文化遗存，尤以早期遗存的文化

内涵最为丰富——若干粘有水稻颗粒的红烧土块即

在此遗存发现——包括房子、灰坑、墓葬、卵石堆积、

水沟等遗迹，以及散落在文化层和各种遗迹中的大量

的陶、石、骨、木器和动植物遗存，是一处保存较为完

好的史前聚落。

综合分析独岭坳遗址中的种种考古发现之后，我

们可以大致勾勒还原数千年之前古老的独岭坳人的

生活图景：

大约六七千年前，现在的独岭坳一带还被茂密的

森林所覆盖，熊、鹿，甚至老虎等大型野兽都时有出

没，在森林和溪流的环护之中，远古的独岭坳人以血

缘关系聚族而居，遮风蔽雨的房屋雏形这时已开始出

现，一般是先在地上挖掘柱洞，然后立起柱子，在柱子

与柱子之间，用柴草架起薄薄的墙，再在墙上和上泥

巴，最后盖上茅草顶即成；在采集野果的过程中，他们

发现了野生的稻谷可以食用，又摸索出了原始的栽种

方式，以为族人们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当然，单

一的水稻种植显然难以满足聚族而居的先民们的热

量需求，先辈的渔猎集采生活方式依然在这里延续

——遗址中出土的各式网坠、弹丸以及羊、熊、鹿、虎、

犬、鸟禽类的骨骼、牙齿便是独岭坳人下河捕鱼、上山

狩猎的直接证据——并发展出了最初始的畜牧养殖

业，遗址中大量的猪、牛骨骼及牙齿的发现，佐证了这

个推测；他们学会了包括石斧、石刀、石凿等在内的各

种石质生产工具的制作和使用，最可说道者是其间一

种周边高、中间低的大型砺石，考古工作者推断极有

可能是加工粮食的磨盘，这也侧面反映，此时期的独

岭坳先民已开始大规模种植水稻并加工食用，不然，

零星采集、捡拾稻谷食用是不需用到如此之多的大型

砺石的；他们还学会了烧制陶器，釜、碗、罐、盆、钵等

等之类，不一而足，甚至有自己固定的制陶场地，还会

用各种纹饰来装饰这些陶器，满足日常生产、生活所

需之外，其中必然也有部分用来储存暂时吃不完的粮

食——前文所述之远古稻谷遗存就有部分发现于陶

器胎内的土块中。

再回到株洲博物馆馆藏的这几块“土坷垃”，其间

粘连或者夹于其中的稻谷遗存，必也来源于生活在距

今 6500—7000 年前的独岭坳先民们的生活日常，或

者是某次用砺石加工的过程中洒落，或者自田间采集

而来时散落，或者储于罐中而被主人所遗忘，甚或是

在祭祀的过程中作为献祭的祭品随祭器一起埋入地

底。其周身被历史的尘埃裹了一层又一层，又在特定

的地理气候条件下侥幸未能全部风化，终于在深埋地

底 7000 余年后被考古人员发现，然后通过各种科学

手段检测认定存在年代，直接将株洲地区先民人工栽

种水稻的时间前推了至少 2000 年。

文物名：独岭坳水稻标本
年代：新石器时代中期（约6500—7000年前）
出土年代：1995年
规制：不规则体红烧土块
馆藏地：株洲市博物馆

在古桑洲，遇见乡愁
欧阳光宇

约莫三四岁，我有一个朦胧的捡拾果子吃的记忆，记

得是在常宁松柏镇，外公外婆的老房子附近，傍晚时分，

有大人拿着长竹竿，对着一棵高大的树一捣鼓，许多深色

的果子，便从树上掉下来，我们一帮小孩，立即在树下捡

拾，捡起来直接吃，果子甜甜的，好吃。

这个记忆伴随我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我那时在树

下捡的果子叫什么果，那棵树叫什么树，直到多年以后，

我来到古桑洲，方才找到答案。

印象中，外公外婆的老房子临街，临的街叫松柏街，

从街头到街尾，仅一条路；古桑洲不大，在湘江上空俯瞰，

形似一条鲶鱼，从洲头至洲尾也是一条路。古桑洲一名中

的“桑”字，点明这是一个植桑养蚕的小洲，洲上遍植桑

树，每年五月，洲上的桑葚熟了，去古桑洲采摘桑葚是一

件乐事，也让我找到童年时的一些印记。原来，那个时候

大人用竹竿捣鼓的树是桑树，我们一窝蜂冲到树下捡吃

的果子便是桑葚，只是现在古桑洲上植的桑树，多了人工

干预的效果，树身普遍不高，约与成人的个头相当，抬手

便可摘到桑葚，无需再用竹竿敲打果子。

古桑洲除了“古桑”以外，还有“古墓”，洲头立有古桑

洲罗氏五世祖罗瑶的墓，迄今已 400 多年。罗瑶是明朝人，

据说家财万贯，时有“罗半城”之称，茶陵人张治幼时家

贫，行乞流落到古桑洲之上，罗瑶将其收养，并为其出资

聘师，后来张治成了明朝重臣，官居太子太保、礼部尚书、

文渊阁大学士，请罗瑶出山为官。但罗瑶山野中人，不习

官场应酬，便拒绝了邀请。罗瑶死后，张治便选古桑洲洲

头为罗瑶立墓，现今居于岛上的人也大多是罗氏子孙。

植桑养蚕的传统，在古桑洲上绵延了数百年，这样远

离城市灯红酒绿的所在，自有其自给自足的可爱，民风亦

是淳朴得紧。洲上除广植桑树之外，苦楝子、枫杨、古樟等

南方常见的乔木也随处可见，更莫提房前屋后或盆栽或

地栽的仙人掌、月季、野生蔷薇之类的观赏花卉，常让我

与童年或少年时代的某段时光对应起来。尤其是那刷成

绿色业已斑驳的木质栏杆环绕的老房子，我小时候也是

住这样的房子，记得读小学时，隔壁的姐姐欢喜这样的

“游戏”，反手握紧绿栏杆下端把自己整个倒立上去，再用

小腿翻过绿栏杆……那时候的房子虽然简陋，木质栏杆

的质量还是挺好的，能够供小孩子折腾一番依然稳当牢

固。抬眼又见房前放着一辆斗车，想起小学和初中时每周

一次的劳动课，学校让我们到父母的单位借斗车，然后用

斗车运泥沙，帮学校修路、填塘什么的。

阳光下，五月的朱顶红开得正艳，照实说，这并不是

我童年见过的花卉，巧的是这一季我自家植有两盆，大朵

喇叭形的花正次第打开，我家的两盆一共开了九朵花；古

桑洲的村民，将朱顶红直接栽到家门前的地上，这种接地

气的花卉养植，比盆栽的格局来得要大，一长就是一丛，

花开起来是几十朵，让人感慨户内与户外的植物是两重

境界。

采摘桑叶养蚕，是我初一玩过的事。古桑洲上的村

民，则以桑蚕为主业，蚕丝被、桑葚、桑葚酒、桑葚膏、蚕屎

茶（枕）是洲上的特产，我们中午吃的菜里面，有一道是桑

叶炒蛋，采回家的桑叶凉拌着吃，更是饶有野趣。

洲上的花，特别要提到的是野生蔷薇，一眼望见，真

觉得是我的小确幸，我童年在郊外玩时，就看过这种花，

粉色、黄蕊、单瓣，洲上的野生蔷薇不似我幼时看到的那

样散落在野地里，而是顺着高大的树往上长，一片粉色的

花海，从地面一直铺排到大树的顶端。

哦，这是我童年的花儿与歌谣，不意在古桑洲与我再

度重逢，乡愁，就这么悄没声息地涌了上来。

油画的修复有着严格的要求、严谨的程序、严

密的体系以及严慎的操作。

按照文物保护的国际原则，修复的目的是保

护和再现审美及历史价值，它必须尊重原始材料

和确凿的文献，不能靠臆测来进行修复，且添加部

分需要与原作从外观上有所区别。

颜色老化脱落、画布破烂不堪、里衬变形严

重，当大家把油画放到地面上之后，发现岁月对油

画损害的程度比想象的严重得多。但是这幅油画

的历史意义、历史地位、历史阅历，都把这些困难

排在了脑后。

但是，在国内要找到一家专业修复油画的公

司，何其难哉！辗转反复寻找后，广州局集团找到

广州美术学院新成立的绘画艺术学院油画系材料

与油画修复工作室。当他们把油画运到广州美院，

广州美院绘画艺术学院油画系材料与油画修复工

作室主任、教授贾鹏既兴奋又担忧，高兴的是在国

内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幅油画需要修复，这将

给学术研究和原始数据积累丰富且难得的经验；

担心的是国内一些硬件是否能满足修复的需要。

为了修复这幅油画，贾鹏和同事们腾出一间

工作室专门用于修复。分析颜料成分、解析画布结

构，紧张而严谨的修复工作在这间专用工作室展

开。

经过一年的精心细致、修旧如旧地修复，2021

年 12月 28日，油画终于挂在了广州铁路博物馆。

今年 2 月 17 日，时隔 48 年后，油画作者姜铁

山重新站到了自己的画作前。“现在站在这里，我

仍然感到很激动。”姜铁山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终于看到它来到广州，还陈列在铁路博物馆里

面，跟广大观众见面，感觉非常高兴。感谢铁路部

门对文化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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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铁路博物馆内，有一幅题为《向井冈
山进军》的巨幅油画，高3.5米、长5.2米，是博物
馆最大的艺术藏品，堪称镇馆之宝。

这幅油画从 20世纪 7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
悬挂在茶陵火车站的候车室正墙之上，风姿雄奇
瑰丽、璀璨生动，青年毛泽东百折不摧的伟人气
魄栩栩如生，工农红军簇拥进军井冈山的宏伟场
面气吞山河，给观者强大的震撼与激励。

如今，本该悬挂在茶陵火车站的油画，如何
到了千里之外的广州，这期间又有着怎样的传奇
故事呢？

说起这幅油画，不得不说醴茶铁路。

醴茶铁路是“三线”建设的成果，原名湘东铁

路。醴茶铁路北与浙赣线醴陵站东头接轨，向南分

别途经攸县，终至茶陵站，正线长 116.9 公里。1970

年 10 月开工，1972 年 5 月铺轨完成，1973 年 4 月 1

日正式竣工验收，移交广州铁路局接管。2008 年曾

随浙赣铁路株洲至醴陵区段一起移交南昌铁路局

管辖，2019 年 11 月 30 日又整体划归广州局集团公

司管辖。在吉衡铁路开通之前，醴茶铁路是湘东地

区重要的运输线，为湘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源源不断动力，为沿线老区人民出行提供方便快

捷的交通工具。据车站旁一些居民介绍：“当时到

株洲车票只要 13元，到长沙 19元。”

千年县城通了火车，茶陵站成为地标建筑。茶

陵县是毛主席早期革命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如

何结合毛主席的革命活动为茶陵站增添特色？作

为井冈山五县之一的茶陵县对火车站的建设倾注

了很大心血。时任县委书记找到了当时在县文化

馆工作的美工姜铁山，要求画一幅展现井冈山革

命斗争和传承发扬革命传统为主题的油画。

姜铁山是宁乡人，上世纪 60 年代初求学于湖

南师范大学艺术系，师从钟以勤、胡博、肖慧祥等

教授学习俄罗斯写实主义油画，毕业分配时因父

辈们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被“发配”到偏远的茶陵

县电影院工作，后又调到县文化馆。若干年后，组

织上要抽调姜铁山到省城工作时，茶陵县还以各

种借口挽留人才，让他完成一件件如绘制地图之

类的事才让他调走，当然，这都是与本文主旨无关

的闲话。

日前，笔者在广州铁路博物馆见到耄耋之年

的油画艺术家姜铁山老师。据姜铁山回忆，这幅画

是他 34 岁的时候画的，有 48 年历史。当时在火车

站候车室摆了 16 张桌子作为平台，他就是站在这

个平台上进行创作的。

姜铁山说：“画布是挂在墙上的，由于尺幅过

大，需要站在桌子上画。当时搭了 3 层八仙桌还要

搭一个凳子，在第 3 层上面才能画毛主席的头部，

上面的人物描绘都是在第 3层完成的。”

这幅油画凝聚了姜铁山的毕生所学，也是他

目前所创作的最大一幅油画。油画一共画了 21 个

人物，青年毛泽东处于画面中央，带领革命群众，

目光坚毅、脚步坚定，向着井冈山方向前进。据姜

铁山介绍，这幅画除了运用那个年代流行的俄罗

斯写实手法之外，还大胆采用了多种艺术手法。

经过 3 个多月的艰苦创作，1974 年 7 月，一幅

题为《向井冈山进军》的巨幅油画悬挂在茶陵站东

墙上，高 3.5 米、长 5.2 米，旅客在候车时都会驻足

仰望。

修复后的油画《向井冈山进军》悬挂在广州铁路博物馆

工作人员在茶陵火车站候车室拆取画心

油画修复人员在工作室修复油画

时隔 48 年，油画作者姜铁山（中）再一次站

在自己创作的油画之前

●画作诞生

●千里搬迁

2019 年 12 月，茶陵站划归中国铁路广州局集

团公司管辖后，这幅油画，被指出要妥善保存。此

时，它在茶陵车站已经悬挂了 45年。

广铁收藏家协会主席李万云全程参与了油画

的登记过程，“这幅油画因为挂在车站多年，受到

环境的影响，画面颜色已经变化，画布有很多的裂

口裂纹。”

虽然外观如此，但岁月的沧桑、历史的见证，

让人们对它感情始终如一。

据李万云介绍，在广州局集团公司领导批示

要妥善保存之后，广铁集团文联和广铁书画院立

马组织专家到现场勘查登记。

经过一番专家论证，整体搬迁、抢救修复、异

地悬挂、管内存展的方案被采纳。

2020 年 12 月 16 日，李万云和广铁书画院院长

王少伦、广铁收藏家协会秘书长李超英及广州一

文保公司工作人员一行 8人，冒着严寒来到茶陵。

当日，茶陵火车站候车大厅搭起一座 6 米高

的脚手架，准备把油画取下来带回广州。这么大的

画要完整地取下来，是一个巨大挑战。“首先要保

护好这个画心，它的完整性不要中途受到二次伤

害。”王少伦回忆道，“我们经过认真分析，确定先

把整个画框移到地面，在地面上按步骤包括起钉，

再把画心与画框完整分离。”

拆画过程中，居住在车站旁边的居民也来到

现场，听说这幅画将运到广州，他们一边不舍一边

表示理解。“这幅油画，好不好我不清楚，反正对着

这个几乎天天看。”一位居民说，“我们就住在车站

旁边，每天都在这里玩，每天都在这里看，看出感

情了，舍不得。你们要好好保存！”“我老爸在这里

工作过十几年，搞客运工作。”茶陵站站长张卫国

小时候跟随父亲在车站玩耍时经常看这幅画。“说

起来也确实舍不得，我们茶陵站全站职工守护这

幅画几十年。”了解到这幅画将会长期保存在博物

馆展出时，张卫国的心情又激动起来，“让它有一

个更好的归属，确实心情也很激动，放到博物馆

去，欣赏的人要多些。”

经过一天的紧张拆装，这幅在茶陵站悬挂了

45 年的巨型油画，离开了它相守 45 年的茶陵大

地，顺利地踏上新的生命旅程。

●精心修复


